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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幾
次
，
朋
友
慫
恿
我
寫
些
有
關
自
己
文
學
生
涯
的
囘
憶
。
我
不
知
道
應
不
應
該
寫
，
再
說
，
我
的
記
性
一
向
極
差
。
更

且
，
囘
憶
往
事
總
是
令
人
不
愉
快
的
多
；
我
不
喜
歡
囘
憶
。
然
而
，
在
我
過
去
的
文
學
生
涯
裏
，
儘
管
像
我
記
性
這
般
差
勁
的

，
也
總
有
幾
件
小
插
曲
清
楚
地
留
在
心
版
上
。
揮
不
去
，
抹
不
掉
。

譬
如

，
這
兒
就
有
這
麼
一
件
軼
事
。

有
一
年
春
天
的
一
個
早
晨
，
我
去
拜
訪
已
故
的
伊
戈
·
彼
特
洛
維
·
歐
瓦
列
夫
斯
菡

(
E
g
o
r
Petr0vich 

Kov

alevsky) 

a
)

。
他
非
常
欣
賞
我
的
小
說
「
罪
與
罰
」
，
當
時
正
刊
載
於
「
俄
羅
斯
信
使
」
雜
誌
(
T
h
e
Russian 

Messenger) 

＾
譯
註
)
歐
瓦
列
斯
正
(
1
8
0
9
-
6
8
)

，
琫
矗
斯
｀
考
名
的
旅
迸
家
P
＾
小
氙
、
討
歌
與
創
作
家
。

私
事

張
伯
權
譯

乜
泛
失
墅
《
尋
専
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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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在
這
時
，
先
後
進
來
兩
個
人
，
他
們
各
是
某
雜
誌
祉
的
發
行
人
。
共
中
一
家
雜
誌
，
剛
成
立
不
久

|
l
·

事
棠
上
，
在
期

列
年
鑑
上
，
連
名
字
都
不
曾
聽
過
1
丨

但
是
後
來
，
却
擁
有
相
當
可
觀
的
讀
者
。
另
一
家
則
正
好
相
反
，
它
曾
經
對
俄
羅
斯
文

學
與
民
衆
有
極
深
廣
的
影
響
，
貢
獻
昭
彰
。
然
而
現
在
却
已
頻
臨
停

刊
地
步
。
只
是
那
天
早
上
，
這
位
發
行
人
尙
不
知

他
的
雜

誌
已
日
薄
腌
峨
。
我
和
他
走
進
另
一
個
房
間
，
那
房
間
裏
就
只
有
我
們
倆
人
。

他
的
大
名
，
此
地
姑

且
不
提
，
祇
說
我
們
迄
第
一
次
的
會
面
極
其
愉
快丨
丨

我
永
遠
也
不
會
忘
記
，
而
他
也
應
該
還
記
得

才
是
。
那
時
候
他
尙
未
裳
編
輯
。
後
來
，
我
們
之
間
發
生
了
幾
次
誤
會
。
記
得
我
從
西
伯
利
亞
囘
來
時
，
彼
此
並
沒
有
見
過
幾

次
面
，
然
而
有
一
次
碰
巧
爲
羞
某
件
事
恬
，
他
很
熱
心
地
對
我
說
，
要
我
留
意
一
首
詩
丨
—
他
寫
得
最
好
的
一
首
。
這
個
人
若

是
從
外
貌
與
嗜
好
判
斷
，
一
點
也
不
像
是
個
詩
人
，
更
莆
說
是
什
麼

「
受
苦
的
」
詩
人
。
然
而
，
他
却
是
我
們
詩
人
中
最
熱
情

｀
最
憂
鬱
，
也
最
「
受
苦
」
的
一
位
。

「
嗯
，
我
們
曾
鏗
駡
過
你
。
」
他
告
訴
我
°
(
他
指
的
是
，
在
他
的
雜
誌
上
攻
擊
過
我
的
「
罪
與
罰
」
)

「
我
知
湄
。
」
我
說
。

「
知
道
什
麼
原
因
嗎
？
」

「
或
許
爲
了
原
則
問
題
罷
。」

蝨
;
)
卡
特
討
夫

(
K
a
t
k
o
v
)

創
辦
的
一
扮
月
刊
，
揖
有
相
常
謹
者
，
深
具
影
零
力
。
常
時
文
瑾
巢
位
大
將
，
嵒
如

「
斯
拉
夫
派
」
的
阿
卡

跋
可
夫
兄
弟

(
K

.

and 

I. 
A
k
s
a
k
o
v
)

，
「
面
化
派
」
的
品
格
涅
夫
，
以
及
活
名
小
誤
家
北
察
蕊
夫

(
G
o
n
c
h
a
r
0
v
)

**~tl 

常
為
試
刊
寫
作
．

。 Qd) 

。
他
不
但
給
予
我
一
番
熱
情
的
褒
奬
，
遠
把
別
人
寮
費
的
評
論
轉
述
給
我
聽
，
這
些
人
的
大
名
恕
我
不
在
此
揭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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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不
，
是
爲
了契
爾
涅
馨
夫
斯
華
6
i)

的
緣
故
。
」

我
楞
楞
地
站
着
，
半
珦
一
句
話
也
說
不
出
來
。

「
那
篇
評
論
是
Z
.
z

寫
的
°
」__ 

那
位
發
行
人
繼
續
說
這
l

「
他
告
訴
我
：
『
這
部
小
說
寫
得
不
錯
；
但
因
爲
作

者
在
兩
年
前
的
一
篇
故
事
裏
，
無
耻
地
侮
辱
了
一
位
可
憐
的
被
逐
者
，
對
他
加
以
諷
刺
，
所
以
我
要
公
開
指
責
他
的
小
說
。
』

J 

「
啊
，
又
是
『
鱷
魚
』

(
T
h
eC
r
o
g
4
l
e
)
蠹
劇
的
重
演
，
」
我
大
呼
道
，
我
知
道
怎
麼
一
囘
事
了
。
「
難
道
你
也
相

信
這
件
事
？
不
可
能
罷
？
你
讀
過
我
的
這
篇
小
說
『
鱷
魚
』
沒
有
？
」

「
沒
有
。
」

「
這
一
切
都
是
無
稽
之
談
，
任
何
人
都
想
得
到
的
無
聊
。
眞
的
，
人
應
該
具
有
保
加利
亞
人
的
心
智
與
詩
的
本
能
，
好
能

分
辨
這
種
瑣
事
，
這
種
喜
劇
；
一
則
『
市
民
』
的
寓
言
，
與
攻
擊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菡
的
文
章
是
兩
囘
事
的
！
但
願
你
能
了
解
這

種
牽
強
附
會
是
多
麼
愚
蠹
！
而
且
，
我
到
在
不
能
原
諒
自
己
，
兩
年
前
，
事
情
剛
開
始
時
，
竟
沒
出
來
爲
這
卑
鄙
的
誹
謗
辯
護

,
.
」我

與
一
家
停
刊
已
久
的
雜
誌
編
輯
的
這
段
談
話
，
大
約
發
生
在
七
年
前
，
而
從
那
時
候
起
，
我
對
這
段
「
誹
謗
」
，
一
直
沒

有
提
出
抗
辯
丨
_
固
然
由
於
疏
忽
，
但
也
因
由
「
沒
有
時
間
」
的
緣
故
。
無
疑
問
地
這
因
我
而
發
的
卑
劣
行
爲
，
巴
深
入
某
些

人
的
記
憶
裏
；
文
壇
上
人
人
都
知
道
這
件
事
；
而
且
已
經
傳
遁
了
整
個
秕
會
，
使
我
感
到
莫
大
的
困
惱
。
現
在
應
該
是
我
出
來

云
譯
註
)
契
爾
涅
寸
夫
斯
綦
(
N
i
c
h
o
l
a
s

Chernyshevsky

, 

1
8
2
8
-
8
9
)
，
縵
濟
學
家
、
大
綦
批
評
家
。
父
釓
走
一
位
牧
鉀
。
化
被
邙
為

走
－
一
十
世
紀
時
俵
琭
斯
大
學
民
杵
派
的
先
驅
。
化
不
值
节
定
綦
衍
須
根
植
於
生
活
之
中
，
丑
氙
為
大
學
作
品
走
社
會
疣
象
的
天
住
反

息
·
終
於
，
被
控
以
傣
鈦
危
客
國
家
安
全
之
琿
，
未
緤
合
法
塔
判
，
仗
押
往
西
伯
利
亞
胝
若
役
·
退

1

一
一
十
一
年
又
回J
o
l
原
店
比
，

位
巳
碸
走
偶
另
"
2俱
碎
的
＾
1
'

不
象
年
泚
餠
迸
去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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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話
，
向
誹
謗
提
出
駁
斥
的
時
候
了
。
縱
使
我
無
法
拿
出
證
據
來
，
而
那
誹
謗
也
純
然
只
是
空
穴
來
風
。
我
沉
默
得
太
久
了
。

第
一
次
遇
見
尼
古
拉
·
契
溺
涅
雪
夫
斯
茜
是
在
一
八
五
九
年
，
我
剛
從
西
伯
利
亞
囘
來
的
時
候
丨丨
但
究
竟
是
在
什
麼
地

方
，
以
及
如
何
相
見
，
就
記
不
得
了
。
後
來
，
大
家
又
見
了
幾
次
面
，
但
次
數
不
算
多
，
而
且
也
沒
有
談
上
幾
句
話
。
每
次
見

面
總
是
一
樣
地
握
手
。
赫
爾
琴
曾
經
對
我
說
，
他
對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荃
的
印
象
頗
爲
惡
劣
，
他
的
樣
子
和
態
度
，
很
令
人
討
厭

。

然
而
我
倒
很
喜
歡
。

一
天
早
晨
，
我
在
公
寓
門
口
的
門
把
上
，
發
現
一
張
惹
眼
的
文
告
，
當
時這
份
宣
傳
單
到
處
可
見
。
題
目

：

致
年
輕
的

l

代
。
眞
的
，
天
下
最
無
聊
、
最
愚
獴
的
事
莫
過
於
此
。
它
的
內
容
令
人
驚
詫
，
也
議
人
覺
得
可
笑
，
祇
有
惡
棍
才
寫
噚
出
來
。

我
十
分
氣
惱
，
整
天
心
情
不
快
。
這
事
當
時
並
沒
有
多
少
人
知
道
，
而
且
一
切
都
剛
發
生
，
所
以
這
些
人
的
底
細

一
時
還
不
能

弄
得
明
白
。
不
過
賀
際
還
是
因
爲
大
家
都
不
肯
相
信
：

這
件
事
表
面
看
來
雖
似
微
不
足
道
，
其
中
却
醞
釀
着
一
個
大
變
動
。
我

指
的
並
非
是
當
時
正
在
進
行
中
的

這
項
運
動
，
而
是
指
進
行

這
一
個
運
動
的
人
。
至
於
這
一
個
運
動
，
令
人
憂
心
仲
仲
，
但
根

據
歷
史
邏
輯
的
推
演
，
却
又
是
不
可
避
免
的
；
它
將
締
造
我
們
這
一
代
歷
史
裏
理
彼
得
堡
的
一
頁
。
可
是
，
顯
然
地
這
一
頁
離

完
稿
尙
遠
。

而
此
時
，
我
，
這
個
心
與
靈
魂
都
不
贊
同
這
些
人
以
及
這
個
運
動
的
人
1

對
他
們
的
無
能
，
突
然
感
到
激
憤
羞
愧
：
「

爲
什
麼
他
們
那
般
愚
蠢
，
那
般
無
知
？
我
對
這
件
事
又
關
心
什
麼
？
」
但
我
覺
得
遺
憾
l

—
不
是
對
他
們
的
失
敗
遺
憾
。
嚴
格

地
講
，
我
並
不
認
識
這
份
文
告
的
宜
傳
者
；
甚
至
到
今
天
我
還
不
認
識
他
們
；
然
而
有
一
件
事
却
令
人
十
分
難
過
：
這
現
象
並

非
只
有
這
麼
一
件
，
而
且
它
的

意
義
也
不
啻
是
這
批
對
我
毫
無
意
義
的
人
的
一
種
愚
嚻
技
倆
。

我
的
心
頭
有
一
份
沉
重
的
壓
力

：
敎
育
與
心
智
程
度
，
以
及
對
現
箕
的
缺
乏
瞭
解
量
~

沉
重
得
幾
乎
敎
我
負
荷
不
了
。

雖
然
我
在
聖
彼
得
堡
住
了
三
年
，
雖
然
也
算
經
歷
過
一
些
風
浪
的
人
，
但
那
天
早
晨
我
確
爲
那
份
文
告
驚
懌
不
少
，
以
前

我
從
來
不
曾
有
過
這
般
虛
空
的
感
覺
1

虛
空
得
令
人
駭
怕
。

傍
晚
時
分
，
我
決
定
去
見
契
爾
涅
零
夫
斯
莘
。
在
那
以
前
我
從
來
沒
去
拜
訪
過
他
，
而
他
也
從
不
曾
來
看
過
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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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得
大
約
五
點
鐘
左
右
。
祗
有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晶一
個
人
在
家
，
甚
至
所
有
的
僕
人
都
不
在
。
他
親
自
來
開
門
，
非
常
熱

絡
地
歡
迎
我
，
領
我
進
入
客
廳
。

「
先
生
，
瞎
問
這
是
怎
麼
一
囘
事
？
」
l
~

我
把
那
份
文
告
遞
給
他
。

他
的
樣
子
好
似
一
點
也
不
知
這
件
事
地
接
過
去
唸
。
文
告
總
共
只
有
十
行
字
。

「
哦
，
怎
麼
啦
？
」
l

丨
他
微
笑
着
問
我
。

「
他
們
怎
麼
會
這
般
笨
，
這
般
荒
唐
？
可
不
可
能
加
以
阻
止
，
立
刻
結
束
這
樁
令
人
厭
恨
的
事
？
」

他
鄭
重
地
囘
答
，
予
人
很
深
的
印
象
：

「
難
邈
你
眞
以
爲
我
同
情
這
批
人
，
也
參
與
這
份
文
告
的
草
擬
？
」

「
不
，
我
一
點
也
沒
這
意
思
」
1

我
囘
答
丨

l
_

「
其
箕
這
件
事
根
本
不
必
跟
你
講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它
一
定
要
加
以
阻
止

的
。
你
的
話
對
他
們
有
影
響
力
，
他
們
確
賈
敬
重
你
的
意
見
。
」

「
但
我
一
個
也
不
認
識
他
們
。
」

「
這
點
我
知
道
。
然
而
，
這
件
事
並
不
需
要
你
認
識
他
們
或
毅
口
對
他
們
講
話
。
祗
要
你
肯
表
示
你
的
意
見
，
任
何
地
方

他
們
都
會
知
道
的
。
」

「
恐
怕
不
會
有
什
麼
效
果
的
。
何
況
，
這
件
事
就
像
別
的
事
典
一
樣
，
無
法
避
免
。
」

「
可
是
他
們
正
危
害
着
每
個
人
每
件
事
。
」

就
在
這
時
候
，
有
人
按
門
鈴
'__ 

我
記
不
得
是
誰
。
我
便
告
辭
。
我
想
我
有
必
要
在
此
先
作
說
明

：

當
時
我
對
契
爾
涅
雪

夫
斯
菡
說
話
時
的
態
度
很
誠
懇
，
而
且
我
相
信
，
不
但
當
時
相
信
卽
使
現
在
依
然
，
他
對
那
批
人
並
無
「
同
情
」
之
意
，
可
是

對
我
的
拜
訪
，
並
不
覺
得
高
興
。
幾
天
以
後
，
他
親
自
來
看
我
時
如此
表
示
。
他
與
我
坐
了
大
概
有

一
個
多
鐘
頤
，
坦
白
說
，

我
很
少
見
過
像
他
這
樣
善
良
熱
心
的
人
，
所
以
那
時
候
別
人
說
他
不
易
相
處
，
爲
人
苛
刻
，

使
我
十
分
迷
惑
。

事
咒
十
分
明
顯
，
他
有
意
與
我
相
交
。
我
記
得
我
很
高
興
。
從
那
次
以
後
，
他
來
瓘
過
我
幾
次
，
我
也
囘
拜
過
他
。
不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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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因
爲
私
事
我
搬
到
莫
斯
科
去
，
大
約
在
那
兒
住
了
九
個
月
。
剛
開
始
的
友
誼
，
就
這
麼
結
束
了
。
後
來
契
爾
浬
雪
夫
斯
莘
被

捕
放
逐
，
詳
細
情
形
，
我
一
直
無
法
探
査
出
來
，
就
是
現
在
我
也
遠
是
一
無
所
知
。

大
約
在
八
個
月
之
前
，
我
寫
了
一
篇
奇
幻
故
事
1

有
些
類
似
戈
果
爾
的
「
鼻
子
」

(
T
h
eN
o
s
e
)。
其
咒
以
前
我
從

沒
有
過
寫
奇
幻
故
事
的
念
頭
。
這
純
粹
是
一
篇
遊
戱
文
章
，
爲
了
幽
默
而
已
。
我
曾
經
有
過
幾
樁
滑
稽
事
的
經
驗
，
想
把
它
寫

出
來
罷
了
。

有
一
個
彼
得
堡
衙
門
辦
事
員
，
在
離
開
祖
國
之
前
，
帶
着
妻
子
和
他
一
個
知
交
，
一
起
逛
「
市
集
」
。
三
個
人
停
在
一
隻

鰮
魚
前
面
。
這
辦
事
員
祗
能
算
是
二
等
官
員
，
可
是
非
常
富
有
。
年
紀
很
輕
，
野
心
勃
勃
；
可
是
要
緊
的
，
他
是
一
個
傻
瓜

1

就
像
那
個
掉
了
鼻
子
，
令
人
難
忘
的
歐
瓦
列
夫
少
校
一
樣
。
說
來
也
實
在
滑
稽

，
他
對
自
己
的
優
點
頗
具
信
心
，
雖
然
受

的
敎
育
並
不
高
，
却
自
認
是
個
天
才
。
他
對
於
人
們
的
忽
視
，
一
向
憤
怒
異
常
。
或
許
是
出
於
報
復
心
理
，
他
在
懦
弱
的
朋
友

身
上
，
表
現
了
十
足
的
蠻
橫
與
覇
道
，
老
以
爲
自
己
的
才
智
遠
遠
凌
駕
別
人
之
上
。
他
朋
友
十
分
氣
憤
，
却
也
凡
事
忍
着
，
因

爲
他
偷
偷
愛
羞
他
的
妻
子
。

在
市
集
裏
，
這
個
嬌
小
賣
俏
，
臉
蛋
皎
美
的
女
人
，
一
身
道
地
彼
得
堡
裝
扮
，
一
望
卽
知
是
屬
於
中
產
階
級
，
沒
有
腦
袋

的
人
，
當
她
正
忘
神
地
注
視
一
羣
與
鱷
魚
同
時
展
出
的
猴
子
時
，
她
那
聰
明
的
丈
夫
却
在
逗
弄
着
那
隻
睡
眠
中
的
鱷
魚
，
昏
睡

中
的
鱷
魚
就
像
一
截
木
顛
一
樣
。
突
然
間
，
這
畜
牲
張
開
大
口
，
將
他
吞
了
下
去
。
乾
淨
俐
落
，
不
留
半
點
痕
跡
。
因
爲
事
情

發
生
的
太
突
然
了
，
所
以
這
偉
大
的
老
兄
既
不
覺
痛
若
，
亦
無
半
點
受
傷
。
反
而
頑
固
地
在
鱷
魚
腹
內
，
表
示
他
坐
在
裏
頭
還

蠻
舒
適
的
。
他
的
妻
子
和
朋
友
趕
忙
去
請
當
局
的
人
來
解
救
。
但
若
想
救
他
出
來
，
勢
必
要
殺
死
鱷
魚
，
剝
開
腹
肚
。
當
然
少

不
了
要
賠
償
人
家
的
損
失
。
現
在
那
位
德
國
人
不
但
擁
有
鱷
魚
，
同
時
還
有
牠
腹
內
「
喃
喃
的
婆
昔
」
。
起
先
，
德
國
人
異
常

憤
慨
，
擔
心
他
的
鱷
魚
會
因
爲
吞
下
了
－
個
「
完
整
的
衙
門
官
員
」
而
因
此
死
去
；
但
隨
後
發
現
被
吞
下
去
的
人
竟
快
活
地
活

着
，
想
想
今
後
或
許
還
能
在
歐
洲
獲
取
一
筆
額
外
的
收
穫
。
他
要
求
一
筆
鉅
額
的
賠
償
，
再
加上
一
個
上
校
官
階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當
局
覺
得
十
分
尷
尬
，
因
爲
在
襠
案
上
無
前
例
可
循
。
「
祗
要
能
啓
挖
到
一
丁
點
兒
類
以
的
例
子
，
不
管
多



. 40 .' 
瑣
細
，
我
們
就
能
移
採
取
行
動
，
可
是
現
在
丨

l

箕
在
棘
手
。
」
而
當
局
也
同
時
慨
疑
自
己
的
屬
下
是
否
因
爲
心
底
壓
抑
受
到

自
由
傾
向
所
驅
策
，
自
動
投
入
鱷
魚
腹
內
。
這
時
候
，
妻
子
開
始
感
到
自
己
的
處
境
「
猶
如
寡
婦
」
，
不
免
覺
得
激
動
。
同
時

，

被
活
吞
的
丈
夫
，
肯
定
地
對
他
的
朋
友
說
，
他
鳧
得
呆
在
鱷
魚
腹
內
要
比
在
衙
門
上
班
好
多
了
，
至
少
目
前
，
不
管
願
不
願

意
，
人
們
已
紲
開
始
注
意
他
1

這
是
他
以
前
一
直
無
法
獲
致
的
東
西
。
他
堅
持
妻
子
開
始
徬
備
晚
宴
，
把

他
和
鰏
魚
一
起
裝

在
大
木
箱
级
，
帶
着
去
參
加
宴
會
。
他
確
信
全
聖
彼
得
堡
以
及
全
國
的
逹
官
顯
要
必
然
會
蜂
擁
參
加
宴
會
，
欲
睹
這
世
界
奇
觀

。
那
時
候
他
深
信
必
將
獲
得
勝
利
：
「
我
將
向
他
們
宜
揚
眞
理
，
敎
以
訓
誨
；

我
將
向
政
治
家
們
提
出
忠
告

，
向
部
長
證
明
我

的
才
幹
。
」
他
已
經
認
爲
自
己
不
再
屬
於
這
世
界
的
人
了
，
所
以
有
査
格
提
出
忠
告
與
論
斷
。
他
的
朋
友
問
了
他
一
個
雖
然
謹

慎
却
是
惡
意
的
問
題
：
「
萬
一
，
雖
說
萬
一
，
也
是
必
須
加
以
考
慮
的
—
l
'
萬
一
事
出
意
外
，
你
被
消
化
成
另
一
樣
東
西
，
怎

麼
辦
？
」
—

i這
位
偉
大
的
老
兄
說
，
這
問
題
他
已
經
想
過
了
。
這
是
免
不
了
的
自
然
視
象
，
但
他
必
將
憤
慨
地
抵
抗
。

然
而
，
他
的
妻
子
竟
拒
絕
爲
此
目
的
籌
開
宴
會
，
雖
然
這
念
瞑
很
引
起
她
的
興
趣
。

「
把
我
的
丈
夫
裝
在
箱
子
裏
？
這
怎

麼
可
以
？
」
她
爭
辯
着
。
再
說
，
她
覺
得
當
霖
婦
愈
來
愈
有
趣
。
她
噌
得
了
滋
味
；
人
們
都
很
同
情
她
。
丈
夫
的
頂
頭
上
司
也

來
探
望
她
，
與
她
一
起
打
牌
：

·
…

以
上
就
是
這
篇
諷
刺
故
事
的
前
牛
部
份
＇
~
它
還
沒
有
完
。
有
一
天
，
我
總
要
把
它
寫
完
，
如
果
忘
了
，
我
就
把
它
電
誼

一
遁
，

喚
囘
記
憶
。

然
而
，
人
們
對
這
篇
小
故
事
却
有
他
們
自
己
的
解
釋
。
「
紀
元
」

(
E
y
o
c
h
、
1
8
6
5
)(
註
乙
剛
剛
刊

載
它
時
，
出
乎

意
料
地
「
磬
昔
」

(
T
h
e
V
o
i
c
e
)
G
U
)
立
刻
登
了
一
篇
莫
名
其
妙
的
短
評
。
詳
細
內
容
，
我

已
記
不
清
楚
，
而
若
要
把

6
Z
i
-
)杜
悉
陀
也
夫
斯
綦
的
升
哥
釗
狷
的
一
份
矮
令
雜
誌
。
一
八
六
五
年
－
一
月
釗
辨
人
逝
世
之
役
，
雜
誌
也
隧
之
佇
刊
．

(譯
註

－
D

－
位
自
由
派
a

赧
，
於
一
八
六
八
年
由

A
·
A
·
K
r
a
l
e
v
s
k
y

(
I
0
0
1
0
-
8
9
)

創
辨
於
聖
狓
抖
仗
。
K
r
a
i
0
v
s
k

同
時
也
是
「
｀
往
國

紀
事
」
的
編
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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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篇
文
章
再
找
出
來
，
不
免
小
題
大
作
。
反
正
大
意
如
此
：
「
『
鄄
魚
』
的
作
者
以
這
種
方
式
寫
這
篇
東
西
，
眞
是
白
幹
了
，

甄
無
法
博
取
冤
名
，
更
獲
不
到
利
盎
。
」
文
中
話
裏
帶
剌
，
態
度
暖
昧
。
我
從
頭
讀
了

一
遁
，
一
點
也
不
明
白
他
在
說
些
什
麼

，
只
曉
得
字
裏
行
間
充
滿
了
怨
恨
，
但
又
不
知
道
何
故
。
這
種
態
度
曖
昧
的
文
藝
批
評
，
當
然
不
可
能
對
我
有
什
麼
損
害
：
我

自

己
都
看
不
懂
，

一
般
贖
者
怎
麼
會
懂
。
然
而
，

－
一
星
期
之
後
，
z
.

z
.
s

對
我
說
：
「
你
可
知
道
人
們
怎
麼
想
嗎
？
l
l

他
們
認
爲
你
的

r
鱷
魚
』
是
一
篇
寓
言
，
諷
刺
契
爾
涅
雷
夫
斯
菡
的
放
逐
，
說
你
有
意
嘲
弄
他
。
」
我
當
時
十
分
驚
訝
，
但
並

不
麂
得
擔
心
1

我
認
爲
人
人
都
有
發
表
自
己
臆
測
的
自
由
？
這
種
說
法
太
牽
強
、
太
孤
立
了
，
根
本
對
我
發
生
不
了
作
用
，

不
值
得
駁
辯
。
可
是
後
來
這
種
說
法
却
生
了
根
，
t皿
且
傳
播
開
來
了
，
想
起
來
賀
在
是
不
能
原
諒
自
己
。

然
而
，
卽
使
現
在
，
我
仍
然
肯
定
地
說
，
這
篇
故
事
一
點
也
沒
有
誹
謗
的
意
思
丨
丨

我
這
樣
做
又
有
什
麼
目
的
呢
？
我
在

文
壞
圈
子
藁
幾
乎
遠
沒
有
跟
誰
有
過
爭
吵
1

至
少
沒
有
嚴
重
的
爭
吵
。
今
天
我
向
大
家

這
樣
地
談
自
己
的
事
，
也
是
二
十
七

年
來
第
二
次
。
啊
，
這
只
是
因
爲
一
時
的
鈍
晦
，
一
時
的
沮
喪
使
得
某
人
的
腦
袋
產
生
了
「
某
種
意
向
」
。
我
深
深
相
信
這
顆

聰
明
的
腦
袋
一
定
以
爲
l
|

而
且
直
到
今
天
依
然
1

自
已
百
分
之
百
撰
錯
，
我
的
確
確
地
嘲
弄
了
那
倒
褥
的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
苓
。
更
且
我
也
十
分
相
信
，
不
論
今
天
我
如
何
解
釋
，
如
何
道
歉
，
他
都
不
會
看
我
一
眼
。
這
穎
聰
明
的
腦
袋
眞
是
聰
明
得
可

以
°
(
當
然
，
我
這
裏
所
指
的
並
非
安
得
烈
·
亞
歷
山
大
洛
維
奇

A
n
d
re
i
A 
lexa

n
drov

ich 

• 

•
報紙
編
輯
與
發
行
人
。
一
如
往

昔
一
樣
，
他
與
這
件
事
無
關
°
)

這
篇
寓
言
含
意
何
在
？
I

有
什
麼
用
意
呢
？

·
當
然
囉
1

鱷
魚
代
表
西
伯
利
亞
；
那
個
自
大
浮
躁
的

小
官
僚
代
表
契
爾

涅
雪
夫
斯
遙
。
他
被
吞
進
鱷
魚
的
肚
子
裏
，
仍
然
還
想
敎
誨
全
世
界
。
那
位
懦
弱
的
朋
友
則象徵
契
爾
浬
雪
夫
斯
菡
的
當
地
朋

友
。
至
於
那
個
面
貌
皎
美
，
喜
歡
當

「
寡
婦
」
的
蠢
女
人|
_

則
象
徵
…
…
啊
，
眞
是
鼴
齦
之
極
，
我
不
想
再
沾
污
自
己
，
我

不
想
再
解
釋
這
則
寓
言
°
(
可
是
它
已
經
根
深
蒂
固
；
而
所
以
如
此
，
或
許
是
因
爲
我
這
最
後
的
一
句
話
：
我
沒
有
反
駁
的
證

據
°
)所

以
他
們
便
作
了
如
此
的
臆
測
，
說
我
自
己
以
前
也
是
一
個
流
徙
犯
，
現
在
因
爲
看
見
另
一
個
「
不
幸
的
人
」
而
感
到
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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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
|
l

就
在
這
種
心
理
下
我
寫
了
這
篇
惡
意
的
寓
言
。
可
是
，
證
據
何
在
？
在
寓
言
裏
頭
？
那
麼
請
你
們
隨
便
給
我
一
篇
作
品

罷
：

「
瘋
子
日
記
」

(
T
h
e
M·emoirs 

of 

a 
Lunatic) 

(:r.l 

I
)
或
是
抒
悄
詩
篇
「
上
帝
，
尤
里
·
米
洛
斯
拉
夫
斯
菡
」

(
G
o
d、U
r
iMiloslavsky) 

(
~
,
一
)
，
或
是
費
特6
i
=
0的
詩
集
—
~

任
何
一
篇
都
可
以
l
l

我
將
僅
就
你
指
定
的
任

何
十
行
裏
提
出
證
據
，
證
明
這
裏
頭
的
含
意
是
對
法
俄
戰
爭
的
諷
刺
，
或
是
對
演
員
古
勃
諾
夫
的
嘲
弄
1

簡
單
一
句
話
，
只

要
你
高
興
，
任
何
人
，
你
說
是
誰
那
就
是
誰
。

諸
位
不
妨
囘
憶

一
下
往
日
，
譬
如
四
十
年
代
的
未
尾
，
那
時
候
，
每
一
篇
文
章
，
每
段
字
句
，
無
不
受
着
檢
査
制
度
的
箝

扼
。
不
論
是

一
個
字
或
是

一
個
標
點
，
無
不
被
概
疑
其
中
必
另
有
所
指
，
或
是
含
砂
射
影
，
或
是
借
古
駡
今
。
像
他
們
這
種
人

，
是
不
難
從
我

一
生
的
創
作
中
，
挑
出
毛
病
來
證
賀
我
是

一
個
心
懍
惡
意
，
殘
酷
無
情
的
嘲
諷
者
，
證
明
我
確
賀
是
這
類
寓
言

的
作
者
。

正
正
相
反
，
像
這
樣
遽
下
斷
論
的
推
理
，
正
證
明
這
些
非
難
者
的
卑
鄙
，
證
明他
們
的
無
人
性
與
惡
劣
。
啊
！
愚
蠹
又
需

要
什
麼
藉
口
呢
＇
．
當
然
不
要
，
因
爲他
們
愚
蠹
，
所
以
他
們
卑
鄙
1

這
就
移
了
！

或
許
，
又
說
我
個
人
私
下
對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赧
有
着
怨
恨
？
l
~

爲
了
先
發
制
人
，
爲
了
指
責
他
，
所
以
我
先
說
上
一
段

我
們
倆
人
之
間
短
暫
但
熱
誠
的
友
誼
。
也
許
又
有
人
說
：

事
情
不
祗
如
此
，
因
爲
我
的
怨
恨
已
經
含
藏
很
久
了
。
噢
，
任
他
們

去
找
籍
口
罷
，
如
果
他
們
找
得
到
的
話
。
可
是
事
實
上
根
本
不
可
能
的
。
再
說
，
如
果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荃
有
一
天
誼
到
這
段
話

(
譯
註
一
)
戈
杲
爾
的
作
品
，
收
入
A
r
a
b
e
s
q
u
e
s

(1835) 

-
l
!
-
。

(譯
註

－
O

捻
札
大

(G
a
v
r
i
i
l
D
e
r
z
h
a
v
i
n

、
1
7
4
3
-
1
8
1
6
)
.
,
i
i

有
名
的
一
有
抒
情
詩
。
曾
被

庄
為
好
羨
國
文
字
，

包
括
日
文
。
捻
扎
大

是
俄
琿
斯
哆
伐
琳
王
朝
時
的
一
位
桂
瓩
詩
人
，

一
個
抒
恆
的
主
戦
主
義
者
。
化
的
詩
，
忥
綦
悛
宏
，
音
調
鈍
滿
，
鴟
喻
斐
富
。
化

常
以
祗
智
的

0

賭
自
诗
說
：
「
我
帶
屠
微
笑
把
真
理
告
訴
沙
皇
」
。

這
位
心
智
係
守
的
詩
人
，
名
成
1
E
l

錄
十
九
、
－
一
十世
紀
激

痊
伐
琿
斯
民
束
苹
令

，
爭
取
自
由
的
精
神
迷
師
。

(譯
註
－
一-
)費
特

(
A
t
h
a
n
a
s
s
y

Shenshin-Fet) 

+
·
尤
世
紀
八
十
年
代
俄
琿
斯
大
詩
人
，
「
神
秘
的
啾
共
主這
者
」
。
化
的
詩
瓿
念
B^
0
年

代
徒
國
啾
"
2哲
學
的
影
攀
，
化
拉
崇
拜
私
本
摹
，
曾
祀
化
的
作
品
譯
成
低
大
，
可
走
化
並
不
完
全
同
念
私
本
革
的
迅
戢
诒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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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我
相
信
他
會
爲
我
們
這
段
交
往
作
證
的
。
祈
禱
上
帝
，
攘
他
有
拽
會
這
麼
做
。
眞
的
，
我
一
直
是
很
誠
懇
，
很
眞
摯
地
爲
他

的
不
幸
売
得
雞
過
．

那
麼
或
許
這
是
因
爲
被
判
罪
而
產
生
恨
？

為
什
麼
？

·|
~
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基
從
來
不
因
爲
他
被
判
罪
而
惕
害
我
們
的
情
感
。
人
常
常
會
很
尊
敬
一
個
人
，
卽
使
自
己

極
不
同
意
他
的
觀
念
。
我
說
這
句
話
是
有
根
據
的
。
當
「
祀
元
」
雜
誌
將
要
停
升
的
時
候
，
最
後
幾
期
裏
有
一
次
刊
載
了
一
篇

長
文
，
評
論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莘
的
「
怎
麼
辦
？
·
」
(
W
h
a
t
to 

Do?) 

-

這
篇
文
章
係
出
大
家
之
筆
，
頗
值
一
閲
。
它
究

竟
寫
些
什
麼
呢
？
I

它
是
一
篇
對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華
表
示
尊
敬
與
讚
美
的
文
章
。
事
實
上
，
他
的
小
說
深
獲
好
評
。
人
人
都

認
爲
他
才
華
橫
溫
，
氣
質
非
凡
。
這
篇
論
文
僅
提
及
他
心
智
的
特
質
；
然
而
，
態
度
極
嚴
肅
誠
懇
，
正
表
示
批
評
者
對
他
所
批

評
的
對
象
的
尊
敬
。
容
我
再
說
一
句
話
：
如
果
我
因
自
己
被
判
刑
而
懷
恨
，
那
麼
這
份
雜
誌
絕
不
會
出
現
這
麼
一
篇
以
如
此
尊

敬
的
態
度
討
論
契
爾
涅
霄
夫
斯
菡
的
文
章
。
因
爲
，
我
就
是「
紀
元
」
雜
誌
的
編
輯
。

那
麼
，
我
寫
這
篇
惡
意
的
寓
言
，

意
在
博
取
什
麼
聲
名
或
利
盎
？
丨
—
可
是
何
時
或
是
誰
，
能
移
指
出
我
曾
因
此
而
獲
得

了
什
麼
好
處
，
或
得
到
了
什
麼
東
西
＇~

換
句
話
說
，
我
出
賣
了
我
的
筆
？
我
相
信
那
位
臆
測
者
，
縱
然
再
愚
蠢
，
也
不
會
這

麼
想
的
．

而
如
果
說
我
這
篇
寓
言
可
能
卑
鄙
地
影
射
契
爾
涅
雪
夫
斯
苯
的
私
生
活
，
那
我
更
願
意
就
此
打
住
，
以
免
沾
污
了
自
己
。

我
咒
在
非
常
抱
歉
，
竟
拿
這
件
事
作
爲
談
論
自
己
的
起
頭
1

這
也
就
是
寫
囘
憶
錄
的
意
義
。
我
以
後
再
也
不
寫
了
。
如

果
我
有
離
讀
者
煩
惱
的
地
方
，
那
是
我
的
過
錯
。
不
過
，
我
寫
的
是
一
篇
日
記
，
一
篇
有
關
個
人
印
象
的
日
記
。
祗
是
最
近
因

爲
常
常
有
人
要
我
寫
點
「
文
學
」
印
象
，

也
因
此
才
突
然
離
我
想
起
那
已
被
人
遣
忘
了
的
「
鱷
魚
」
軼
事
。

前
天
，
有
一
位
我
最
尊
敬
，
意
見
最
得
我
敬
佩
的
人
，
對
我
說
：

「
最
近
讀
到
你
那
篇
討
論
我
們
陪
審
員
的
判
決
的
文
章

(
f
u「
公
民
」
T
h
e
C
i
t
i
z
e
n

第
二
期
)

a這
芭
即
「
璞
疣
」

(
T
h
e
M
i
l
i
e
u
)

，
中
譯
大
巳
刊
於
「
畫
評
右
目
」
第
三
十
七
期
。

宕
i
)

，
我
非
常
贊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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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評書目學術叢書 ：

文學評論第一集

縻蔚卿

張健

吳宏一

彭毅

邵紅

葉維廉

姚一葦

文學評論第二集

林文月

柴非凡

方瑜

林攻儀

葉慶炳

酈蔚卿

李豊楙

侯健

你
的
堉
法
，
但
恐
怕
這
篇
文
章
少
不
了
要
引
起
不
愉
快
的
誤
會
。
人
家
或
許
會
誤
以
爲
你
主
張
廢
除
陪
審
制
，
有
意
恢
復
由
政

府
『
保
護
』
的
狀
態
…
…
」

這
是

一
位
從
不
在
文
塏
上
搞
黨
派
，
弄
圈
圈
，
立
場
最
公
正
的
人
說
的
話
。
我
聽
了
茜
是
驚
樗
，
心
裏
很
覺
難
過
。

我
那
篇
文
章
確
致
很
可
能
被
人
如
此
解
釋
1
·
果
眞
如
此
，
那
還
有
什
麼
話
好
說
的
。
自
從
奴
隸
制
度
廢
除
之
後
，
人
們
的

經
濟
與
道
德
情
況
，
已
經

一落
千
丈
。
那
些
明
明
擺
在
眼
前
的
事
箕
，
就
是
證
據
。
道
德
頽
敗
，
貪
污
狡
猾
，
作
奸
犯
科
，
行

窈
強
嘏
1

這
一
切
都
是
無
可
否
認
的
事
箕
，
而
且
愈
來
愈
旺
熾
。
怎
麼
辦
呢
？
＇
~
如
果
有
人
，
他
的
心
裏
與
意
識
裏
感
到

事
態
的
嚴
重
，
毅
然
拿
起
筆
寫
出
這
一
切
＇
~
然
而
，
爲
什
麼
却
有
人
會
大
竪
對
他
吼

叫
，
指
他
陰
謀
恢
復
農
奴
制
度
？

「
無
論
如
何
，
人
們
渴
望
獲
取
充
分
的
自
由
，
以
脫
離
他
們
悲
苦
的
境
遇
，
總
是
一
件
令
人
欣
喜
的
事
。
」

誠
然
如
此
，
我
正
是
抱
此
想
法
啊
！
而
縱
使
眼
睜
睜
地
看
着
民
族
衰
微
了
(
有
時
，
糙
處
遇
着
他
們
,他
們
都
承
認
：
「

是
呀
，
我
們
已
經
衰
頽
啦
'
.
」)
l
l
·縱
使
，
我
說
，
如
果
一
個
眞
正
的
，
無
可
慨
疑
的
大
災
難
就
要
發
生
了
＇
~
某
種
巨
大

的
崩
潰
，
某
種
互
大
的
不
幸
＇~

卽
使
那
時
候
，
就
像
以
前
好
幾
次
一
樣
人
們
仍
會
拯
救
自
己
，
而
我
們
亦
不
例
外
|
丨

這
是

歷
史
寫
下
來
的
一
個
不
爭
事
貲
。
這
就
是
我
的
想
法
。
丨
~

希
望
不
致
又
干
援
了
別
人
：
…
…
…
．然
而
，
話
可
以
這
樣
說
它
，

也
可
以
那
樣
說
它
！
也
許
，
有
人
又
說
這
是
一
篇
寓
言
！

T
h
e
C
i
t
i
z
e
n

、
1
8
7
3、
Z
o

.

3 




